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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正值国家困难时
期，时任济南历城县委书记，42
岁的王任之调任惠民地区农村工
作部部长。此时的惠民地区是省
内以贫困出名的“北三区”之一。

王任之对惠民地区并不陌
生，解放战争时曾在这里当过县
委书记，领导参与了剿匪斗争、

建设农村革命政权、发动土地改
革、动员群众参军、保卫黄河大
堤等。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任
博兴、广饶县委书记，地委委员。
其间，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组
织支援抗美援朝，改善农民生
活，是一名受群众爱戴、忠职尽
责的好干部。

王任之在惠民地区的日子里王任之在惠民地区的日子里（（上上））
本报通讯员 吴小兵

重返惠民抓农业重返惠民抓农业，，四处奔波掌握第一手四处奔波掌握第一手
资料资料

重返惠民地区，王任之自认
为做好了思想准备，然而去地委
报到时，所看到听到的情况却远
超想象。

1961年春夏之交，他们家搬
往北镇时，儿子建军还在幼儿园
就读。他回忆：“车过了洛口码
头驶向黄河大堤，向北镇方向走
了不久，就发现大坝上的树干枯
了，有些树连树皮都没有，与黄
河南岸截然不同。越往前行驶
灾情越严重，大堤两侧白茫茫一
片，连草都很稀少。到达北镇
后，我就进了专署幼儿园，伙食
自然比省级机关幼儿园差了很
多。”

王任之顾不上安置好家庭，
就投入到生产自救工作中去了。
当时灾情已几年没有好转。

王任之分别带着地区水利
工程师王怀禹和刘心儒没日没
夜地奔波，深入了解各地地形、
地貌、植被等状况以及受灾情
况。

他还向工程人员、农业专家
详细询问惠民地区连续受灾的
原因。他了解到，打渔张水利工
程和其他引黄灌溉工程建成后，
引水灌溉时采用大水漫灌方式，
一些自然河流淤积未得到有效
疏通，排洪不畅，连续数年发生
涝灾使得地下水位逐年上升。
惠民地区位于退海之地，地下水
含碱度高，盐碱泛到地表将庄稼

“碱”死了。
了解掌握基本状况后，王任

之下决心找出有效方法治理，不
能让这种恶性循环再延续下去。

为勘查一些河流的淤塞与
河流入海口附近状况，他们经常
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这里只有
沼泽和荒滩，没有道路，天黑后
车辆不能行驶。王任之在战争
年代落下了肠胃病，胃怕凉，不
能饿狠了。司机常在车上放几
片饼干以备充饥。有一次，因为
跑得太远，天已黑，回不来，他们
就跟砍芦苇的农民一起睡在窝
棚里，通过聊天了解了许多第一
手宝贵资料。

王道风（时任地委机要科科
长）回忆：“我那时和王书记在一
个支部。一次开党员生活会时，
王书记的司机小李劝他要注意
身体，说他带着水利局的工程师
跑遍了惠民地区，经常到晚上九
点还不吃饭。那次，小李比较激
动，眼里还含着泪，他说‘我们年
轻人都受不了，您有严重胃病怎
么能受得了’？我才知道，王书
记干起工作真是舍了命的。”

由于伙食差，加上工作劳
累、生活不规律，王任之的肠胃
病加重，从那时起他不管春夏秋
冬，常在肚子上绑着一个热水袋
止痛。直到 1980 年代后期，他
退休后生活安定了才不再使用。

谋划建设“深沟大台田”，搞盐碱地改造实验

1962 年，上级任命王任之为
地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工作。
在此前后，惠民地区已连续数年
遭受洪涝灾害，民众苦不堪言。

王任之经过深入调研，已初
步掌握了惠民地区地形及河流分
布情况。他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天
灾造成的，众多河流长年淤塞不
通，排灌渠道与河流的衔接不匹
配也是重要原因。王任之组织规
划开挖清淤河道，并在离北镇较
近的郑王人民公社蹲点，搞盐碱
地改造实验。

郑 王 公 社 原 秘 书 蔺 利 元 回
忆，王任之带着地委小陈（陈如
信）住在公社附近一所农业中学
仓库内。王任之选择该村西北一
个叫“西北碱场”的地方搞实验，
共有2000多亩。他让技术人员规
划成若干地块，每块长 100 米、宽
50 米，对路、沟、渠的宽度都有标
准。

他们将挖沟挖渠挖出的土填
在地中间整平，种上玉米，利用渠
道引水灌溉田地，以水压碱，田地
里的水渗到沟中后再通过深沟干
渠排入河流。王任之给它起名叫

“深沟大台田”。该村原生产队队
长蔺贞利、社员孙登峰、公社蔺秘
书见证了这一过程。他们回忆：
当年实验成功，玉米获得了大丰
收，社员们也有了信心，准备来年
再干。

1963 年，王任之任地委常委
兼秘书长，仍分管全区农业。这
一年，王任之继续在郑王搞碱改
实验。王建军记得：“父亲经常和
唐新三叔叔一起骑自行车去郑王
公社，回来时弄得一身泥巴一身
土。他一回到家，我们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把他绑在肚子上热水
袋里的水换成热的。”

1963 年，他们新扩了 4000 亩
地改造成台田，王任之经常下地
劳动。他对参加实验的人员要求
很严格，一切按标准来，挖沟时高
了低了都不行，达不到标准就返
工。高质量严要求，带来了好效
果。当年，这片实验田也大获丰
收。

社 员 孙 登 峰 回 忆 起 一 件 往
事：“一天中午，公社机关食堂改
善生活，蒸了猪肉大包子。公社
工作人员拿了几个大包子，要我

去送给王书记他们吃，还说我年
龄小好说话。我给他们送过去，
陈如信在家不太敢接，我说是公
社让我送的，他才收下。过了一
会，王书记从田里回来知道后，对
陈发了脾气让他把包子送回去。
陈只好又找到我把包子退了回
去。”王任之不接受这种待遇，他
讨厌当干部搞特殊，更不想多吃
多占。

通过两年两次成功实验，王
任之对改造盐碱地有了经验，也
有了底气，于是向水利部申请恢
复允许小规模引黄进行浇灌实
验，并将这些经验向全区逐步推
广。

在一次地委常委会上，王任
之在发言中讲了深沟大台田的实
验情况，并提出“我们有信心、有
方法、有能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
貌”。王任之的发言得到省委高
度认可，并将他的发言整理后印
发给全区干部学习，极大提高了
干部群众战胜灾害的信心。

1964 年，王任之再次组织扩
大台田实验规模。他与王玉华筹
备在滨县南部建设一个几十万亩

规模的集灌溉、排水和田间道路
集中治理的河网改造示范区，汇
报给地委并建议同时对全区河道
排灌水网进行大规模治理。

从这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
模的开挖河道干渠的工程陆续在
惠民地区大地上展开。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开
挖河道和沟渠基本靠人力，机械
化施工很少。缺乏劳力是个大问
题。好在治理项目效果好，群众
拥护，上下同心。为解决人力不
足问题，王任之提出以工代赈，用
国家下发的小部分救灾粮，吸引
部分逃荒外流人员回乡参加施
工。同时，发扬人民公社“一大二
公”特点，从外部县或公社调集民
工参加施工。因为惠民地区是产
棉区，当时国家每年都供应棉区
一些返销粮，出工的棉农也可以
用出工工日折算换回返销粮。

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水利建
设所需的劳动力。在河网改造良
好效果的鼓舞下，再加上老解放
区人民普遍觉悟高，这项工作一
直稳定地运转着，即使是在“文
革”时期也没有停止过。

斩断年复一年春旱秋涝恶性循环，要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

洪汛结束后，王任之去省委
党校短暂学习。从济南回来不
久，王任之被任命为惠民地委副
书记，依旧分管农业。

1965 年，李先念副总理视察
胜利油田和惠民地区。王任之
向他详细汇报了惠民地区受灾
情况和今后治理计划，获得了李
先念和省委领导表扬，并决定给
予惠民地区资金和物资方面支
持。

随后，王任之同水利部门协
商，对已经完成治理的河流，参照
1964 年雨型重新设计行洪标准。
他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一、采用
淤、灌、排相结合的方案。二、不
再加高河坝，设法冲刷黄河使河
底逐年刷底以扩大排洪量，把修
坝的钱省下来用在修闸、分洪、淤
地上面。

历史证明，王任之的建议多
么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直到
多年后，各地黄河河务部门才开
始大规模采用这种治理方式。

随着一系列治水、治碱项目
初见成效，王任之对惠民地区的
未来充满了信心。1965 年 4 月 6

日，他在与杨锡三、刘传经（原专
署农办主任）等同志去江苏参观
前夕，写的一首打油诗表达了他
的心情。

《旅苏有感》
渤海平原辽无边，四兆人民

受饥寒。
条件本是无限好，空渡四载

自愧惭。
今日欣庆江南下，明朝愿将

宏图展。
北海健儿齐奋起，群策群力

治涝碱。
千里堤坝防潮水，引黄淤灌

荒碱滩。
大河宽河接洪水，深沟密沟

治涝碱。
排灌路田综合治，林木副渔

齐发展。
高产油井冠世界，粮棉双丰

跨江南。
随着滨南引黄灌溉河网综合

治理项目开工建设，全区掀起了
一 股 林、田、路、渠 综 合 治 理 热
潮，军、民、干群一起上阵，分片
包干完成任务。在农闲季节，许
多大型河网工程也陆续开工，如

专为排涝而开挖的潮河、排涝及
灌溉一体的支脉河等。在新建
的一条条干渠周围出现了一大
批粮食高产稳产的村庄。台田
面积每年增加几十万亩，彻底改
变了当地年复一年春旱秋涝的
恶性循环。

王任之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一
个字就是“水”。他认为解决惠民
地区农业问题的关键就是引水灌
溉压碱挖沟排碱排涝。

王建军回忆：“如果头天下了
雨，第二天哪怕是星期天也别想
睡懒觉了。一大早，电话铃声一
遍遍地响，父亲逐个询问各县降
水情况。‘课本上说春雨贵如油，
下雨不正好吗？’我忍不住问他。
父亲说你不懂，下大了还好，毛毛
雨会把底下的碱引上来把庄稼

‘碱’死的。”
只要下了雨，王任之就会带

上农业或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到
各县去巡视。他总是先到村里再
到公社，然后才到县里询问情况。
如果汇报的情况与他了解到的不
一致，他会严厉训斥有关人员，直
到拿到真实数据才肯罢休。所

以，县里一些干部对他又敬又畏，
不敢有所懈怠。

经过人民群众数年坚持不懈
的河网治理，当地农田耕作条件
大为改观，“大雨大涝、小雨小涝”
的现象大幅减少了，即便有也是
局部的。工作目标也转向了防洪
与水源利用兼顾。水利部门开始
设计许多在河流入海口处防止海
潮侵入兼蓄水浇灌的项目。

繁重工作之余，王任之从没
有放松过学习，还有常年记日记
的习惯。在 1966 年 8 月的日记
中，王任之记录下他读完《资本
论》的经过：“从去年八月至此，

《资本论》已全部阅完，尽管疲劳
困乏但心中释然，我已完成我的
计划……曾经与自己的疲劳和困
神斗争过，有时黎明即读，有时挤
时间(哪怕只有十几分钟)，有时读
到深夜……通过粗读更加坚定了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生观
……”

王任之所说的粗读一般人不
太理解。他去世后，人们看到他
读过的那部巨著几乎每一页上都
写满了批注，被深深震撼了。

廿四节气歌（上）
马明德

立春
馀寒料峭似仍频，冰雪依然锁路尘。
忽觉南风轻拂面，早春气息已撩人。

雨水
甘露依随节序哉，速融残雪净尘埃。
旧山庭院三畦韭，应正萌芽破土来。

惊蛰
残雪尽融酥柳堤，芽尖萌动破芹泥。
百虫醒眼舒身段，抖擞精神别故栖。

春分
寒暑平衡昼夜均，迸芽百草已纷纷。
闲园燕子翩翩至，惊诧杏花如彩云。

清明
美馔琼浆摆墓前，几曾点滴到重泉。
何如扶侍承欢早，趁有高堂孝在先。

谷雨
雨霁频传布谷声，牡丹东圃已峥嵘。
观花走马早回转，尽享吃春难了情。
              注：吃春，我国传统习俗。

立夏
晓霞晨练意飞扬，饱雨拉人藤蔓长。
蝼蝈嘹嘹弦乐伴，蛙声邀我到荷塘。

小满
苇蒲婀娜已环塘，麦穗闲摇正灌浆。
布谷南来捎口信，旧山宅院杏儿黄。

芒种
轻拂薰风麦稍黄，丰收在即喜扬扬。
展望苞谷苗逢露，信值金秋粮满仓。

夏至
暮行河畔踏蛙声，挥扇亦难炎热平。
灯影游鱼忽惊跃，归因不至赖蝉鸣。

小暑
柳下胡床怡纳凉，晚风频送藕花香。
林中时见射灯乱，树上鸣蝉欲断肠。

大暑
炎炎赤日势恒遒，鼓热水风驱浦鸥。
休看田禾几欲灼，悄然落叶若惊秋。


